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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與歷史演變：以鄉  話(湘西)的名量詞系統為例1
 

 

曹茜蕾  Hilary Chappell 

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  EHESS · Paris 

 

 

摘要： 

本文主要考察湖南西北部湘西地區未分類語言鄉話中三個高頻量詞 pa
41

, lau
13

 和 tiau
13 的

用法及其來源。文章旨在試圖推斷與普通話 “個”相對應的通用量詞 pa
41

 的來源。同時

還指出 lau
13 和 tiau

13
 的同源詞是 “條”。這兩個量詞體現了鄉話的不同歷史層次。 而 tiau

13
 

很可能是從當地通用語西南官話中借入的。就漢語量詞系統而言，本文採用貝羅貝 Peyraube 

(1998a, 1998b) ，尤其是 Peyraube & Wiebusch (1993)，(同樣在貝羅貝、林徵玲 (2010), Lin & 

Peyraube (2012) 中) 提出的假設，認為漢語量詞系統的衍生經歷了由通用到專用之後再回到

通用，由量化到分類和量化再到純粹量化的循環演變（cyclic change）過程。 

 

關鍵詞：鄉話，西南官話, 通用量詞，專用量詞，量化，分類，循環演變，語言接觸 

English keywords: Xianghua, Southwestern Mandarin, general classifiers, specific classifiers, 

quant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cyclic change, language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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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量詞系統的演變 

在漢語族語言中，量詞 (CL) 是在句法位置上前置於名詞 (N) 的一類詞，主要與名詞、

數詞 (NUM) 或數量詞 (Q)合用:  Num/Q – *(CL) – Noun. 根據個別漢語方言的特點, 

量詞也可以和指示詞 (DEM) 合用: DEM – (CL) – Noun. 首先舉兩個湘西鄉話的例子, 

第一個是«數-量-(形)-名» 結構, 第二個是指示詞和量詞合用的情況。 

 

(1) i33 p41  po25tsɨ la55,  p41 ts25 25,  p41 s55 ti33  la55 

 四 □CL  椅子 語氣詞 八 隻 CL  碗 ， 八  雙 CL  箸   啦 

       

f25pai13 la55， ai55 sa55  ȵia13 tau55i55 /pi13 y55/西南官話 iau33  t33
 ti.    

火 盆  啦， 這  些 CL  小  東 西   必須     要   得 的 

 

« 四張板凳啦、八隻碗、八雙筷子啦、（還有）火盆啦，這些小東西都是必須要送的。 » 

(2008, 古丈縣城 : « 婚禮 ») 

 

 

 (2) «nɤn25 » ai55 pa41  dza33 mi41ti25 yo25 ? 

 難   這 □CL  字  怎麼 寫 

 

 “難”這個字怎麼寫？ 

 

這裡我們所說的名量詞只限於個體量詞，按照這個定義，單位詞或計量詞將不記作為名量詞，

如：三斤羊肉 “three pounds of mutton” 或 一瓶米酒 “one bottle of rice wine”. 集合量詞

也不記作名量詞，如：那群蝴蝶 “the swarm of butterflies”。因為單位詞，計量詞和集合量

詞也存在於其他沒有真正量詞系統的語言裡（正如上例的英語翻譯），因此這些詞將不計入

在內。 (參見張赪 2012). 

依據 Peyraube &Wiebusch 1993 的理論，從歷時的角度觀察, 漢語量詞系統有兩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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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變。從詞匯多樣化上來說，經歷了從通用量詞（general classifiers）到專用量詞（specific 

classifiers）的演變。從語義分類功能上來說，量詞系統從起初的量化功能（quantifying function）

逐漸發展出來分類功能（classifying function）。分類功能又導致專用量詞增多，因此量詞也

逐漸達到多樣化的高峰。然而，從 13 世紀近代漢語開始, 量詞系統卻朝著兩個相反的趨勢

演變。開始出現詞匯的統一化 (lexical unification)，即由專用量詞到通用量詞。語義上的分

類功能也消失了，即由分類功能到量化功能。因此，這兩個過程便造成了量詞系統的兩個循

環性演變（cyclic change），即從通用量詞到專用量詞再回到通用量詞，以及從量化功能到量

化與分類功能再回到純粹量化功能。 

 

[+量化]    >  [+量化]    >   [+量化]  

    [-分類]    >  [+分類 ]   >   [-分類] 

[- 多樣化]  >  [+多樣化]  >  [- 多樣化] 

 

這兩個演變趨勢對量詞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個體量詞”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個體

量詞最早出現的時代大約在西漢時期 (公元前 206 年到公元 9 年)，到中古漢語前期 (公元 3

到 6 世紀) 開始出現多樣化（參見王力 1958 , Yang-Drocourt 1993, 貝羅貝 Peyraube 1998b）。 

中古漢語以前 (Pre-Medieval Chinese) 到中古漢語后期 (Late Medieval Chinese, 7 世紀)，

量詞的主要功能只是量化，而沒有分類功能。也就是說，當時的量詞不能體現出對所修飾名

詞的語義特徵 (或者很少)。從中古漢語后期到現代漢語方言 (19、20 世紀)，量詞變得非常

多樣化，並同時承擔了為名詞分類和量化的兩個重要角色 (Chappell & Peyraube 2011 , 

Yang-Drocourt 2004 : 157-166)。到了 20 世紀，在一些北方話當中量詞開始失去分類的功能，

多樣化程度也隨之降低 (參見 Peyraube & Wiebusch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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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鄉話三個高頻量詞 

我們的研究對象是湖南湘西未分類語言鄉話的量詞系統。2
  鄉話量詞多樣化程度很高，

常用的個體量詞有二十多個, 量詞系統比較發達。 這也証實了橋本萬太郎 (Hashimoto 1976) 

的說法，即中國南方漢語方言的個體量詞比北方方言的多。(也見劉丹青 2002, Tai 1994)。根

據我們目前的觀察，這些量詞除了有量化功能之外，還有分類功能。實際上，鄉話的量詞還

處在量詞系統最典型的階段，亦即循環演變的中間發展階段。我們重點觀察三個高頻量詞，

並探討這些量詞是否已經開始朝通用化的方向演變。 

鄉話關於量詞的語料主要來自 2008 年, 2010 年和 2012 年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

縣 (古陽鎮) 以及高峰鄉的田野調查 。除了少數民族語言外，西南官話是使用最廣泛的漢

語方言 (伍雲姬，沈瑞卿 2010，曹志耘 2007)。 

我們關注的鄉話量詞是 pa
41□、lau

13 條 和 tiau
13 条3，前一個量詞的本字還不清楚。觀

察重點是三個量詞的來源，分類功能和通用化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在鄉話中也使用普通話通

用量詞“個”，主要用於針對人的量化功能, 如親屬關系，職業等，也用於一些事件名詞，

如婚禮，宴會和時間等。但是由於其語義上的限制，使用情況不多。 

 

3．量詞 pa
41□以及其来源 

第一個高頻量詞 pa
41□的核心用法是形狀小而圓的東西。所以順理成章地成為水果或蔬

菜之類的球形物品的量詞，其中包括鼻子，臉，眼珠，牙齒等小而圓的身體部位﹔小型物品、

圓形物件，如籃子、罐子、盆兒、碗等。 

表一列舉出一些在各個語義范疇具有代表性例子, 依次小而圓的水果，豆類及蔬菜等外

                                                        
2說鄉話的當地人把他們的方言稱作  “鄉”，或者說 kaŋ25 ɕiŋ55 “講鄉話”. 因為跟湘語的  “湘”字同音，

我們把當地方言稱為 “鄉話”。 
3 我們採取繁體字的“條”來表示 lau13, 用簡體字“条”來表示 tiau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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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球形的物體。 

pa
41□ 的例子 

表一：水果與蔬菜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lau
13

 桃 桃子 

koŋ
55

tsa 柑子 橙子 

dza
25

 tsa
55 李子 李子 

lo
13

ta
33

□豆 黄豆 

lu
33

lo
41

tsa 大辣子 柿子椒 

kuɑ
55

 瓜 南瓜 

 

與上表相對而言，長型的瓜類蔬菜則使用量詞 lau
13，如 sa

55 
ku55絲瓜 , ta25 

ts
h
au

55
韭

蔥和 13
ku33 黄瓜 (見 §4)。 

量詞 pa
41□的用法也延伸到兒童或動物的幼崽, 因此保留了[+小]的語義特徵。如表 2

所示： 

表二：兒童語動物幼崽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ɳiәɯ
25

tsa
55

 女子 女孩兒 

tsa
13

tsa
55 子子 男孩兒 

ɳiaŋ
13

 k
h
uai

25
 小*犬 狗的幼崽 

ia13
mau

55
z 小*貓子  

貓的幼崽 

 

量詞 pa
41□的用法還延伸到小型動物和昆蟲，這仍然保留了[+小] 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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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小型動物與昆蟲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tsu
41

tsï 雀子 鳥（總稱） 

tiәɯ
55

tiәɯ
55

 tsa 蛛蛛子 蜘蛛 

vu
13

mau
25

 □□ 青蛙 

mu
41

ti
33 □□ 蒼蠅和蚊子的總稱 

p13
ko

13 螃□ 螃蟹 

 

此外, pa
41□還可以用於許多小型，且具有圓形截面或圓形輪廓的制造器具, 如籃子，

罐子和盆，如表四所示。而大型的重物及方形制造器具則使用量詞 tiau
13

 (見 §5).  

 

表四：圓形制造器具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pai
13 盆 盆 

phau
55

tsaŋ
13

 □□ 篓* 

pi
13 罐* 罐子 

po25
 ts 板子 凳子 

ti55
dzu

13 豬□ 豬籃 

 

常見小或圓的身體部位，仍然使用量詞 pa
41□。長型的則使用量詞 lau

13
, 如 ku

41 腳 (腿)

和 lau
25

mau
55

 腦毛(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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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小或圓的身體部位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pi
55

kaŋ
55 鼻□ 鼻子 

lau
25

 ku
25 腦殼* 頭 

ai
25

ti55
 眼珠 眼睛 

dz13
ta 舌頭 舌頭 

o
55

ts55 牙齒 牙齒 

 

除了這些語義范疇以外，我們發現在錄音談話資料的很多例句中，量詞 pa
41□也可以作

為通用量詞修飾一個泛指的概念。正如下文的語料摘錄所示，在專用量詞 tiau
13 引出話题名

詞 kha
13

-xŋ
33

(地方) 之後，該名詞第二次出現時，則使用 pa
41□。 在對話的最後一句中，發

言人轉用西南官話提問，然而仍然使用通用量詞 kəɯ
33

 個。這與上一句的 pa
41□的通用用法

相呼應，也說明了 pa
41□的語義範圍在逐漸地擴大（参見 Erbaugh & Yang 2006)。 

 

(3) sau
33

  tau
33

   uo
13

    tiau
13

   kha
13

- xŋ
33 

 

 送  到  哪  条 CL  地方 

 

  oŋ
25 

   pa
41  

kha
13

- xŋ
33

 la
55  

    

那  囗 CL  地方  啦, 

 

  ai
55

  kəɯ
33 

/li
25

 pu li
25

/西南官話 

这 個 CL  利 不 利?  (2010, 古丈縣城: « 葬禮 ») 

 

在這些收集的數據和語料中，我們還發現了許多例子，其中 pa
41□並非用作專用量詞，

而是如同普通話的“個”一樣，用作通用量詞。量詞 pa
41□擴大化的例子如下： ko

55
tsa 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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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鉗子), tau
55 刀, tan

55
dz

13 □池 (天井), thia
25 柱, s55篩和衣服等。其中都没有形状上（圓

形）的顯著要求。因為這些名詞都有自己的專用量詞，這就又一次証明了量詞 pa
41□的小而

圓語義特徵開始脫落，已經向通用量詞的方向發展。以上的例子中的專用量詞為： i
13 

po
25 

ko
55

tsa 一把夹子;  i
13 

po
25 

tau
55 一把刀 ; i

13
 tiau

13
 tan

55
dz

13 一 条□池; i
13

 lau
13

 thia
25 一條柱 ; 

i
13

 kh
ua

33
 s55一塊篩 和 13

tia25
i
55 一件衣。 

一般來說，時間和地點名詞使用量詞 k33個 (例 3)，野生動物名詞使用量詞 tiau
13

 

(見 §5)。而且，當不使用這些專用量詞的時候，量詞 pa
41□還可以默認地替代這些專用量詞, 

如 : 13 pa
41

 pau
13

k
h
u

25一 □CL豹□; 13 pa
41

 sa
55

ti 一 □CL狮□。 

3.1 量詞 pa
41

 的来源 

張赪 (2012: 95-121) 指出了量詞體系中一種很重要的類別，即形狀分類詞 (shape 

classifiers)。漢語形狀分類詞漢代就有，但是使用頻率不高。魏晉南北朝就開始變得發達，

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熟。其中主要包括圓形，長形，面形和塊狀這四種。圓形的量詞有四

個﹕“丸”、“顆”、“粒”與“團”(2012: 95-97)。     

很顯然，量詞 pa
41屬於圓形的一類， 但是其來源至今還不清楚。這是否和附近的沅陵鄉

話或是湘西西南官話有關系呢？附近的沅陵鄉話也有類似的量詞 pa
53，但是 pa

53
 有 “一粒” 

或“一顆”的用法，比如: 一 pa
53□米, 一 pa

53□老鼠 。它的使用范圍並不廣泛 (參見楊蔚 

1999: 173, 214) 。湘西西南官話中（常德和吉首方言具有代表性），易亞新 (2007: 140-150) 描

述了常德方言中的量詞，認為量詞“個”的使用最為普遍，並且也觀察到量詞通用化的趨勢，

即“個”已經開始取代許多專用量詞。常德方言的狀況顯然與鄉話不同。此外，也沒有發音

或語義特征類似於 pa
41□的量詞。另外，吉首方言也沒有同 pa

41□類似的量詞 （參見李啟

群 2002：21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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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量詞  pa
41□和苗語、土家語 

楊再彪 (2004: 313-317) 描寫了湘西六種苗語所有量詞的用法。在他所列的 540 個量詞

中，只有兩個類似 pa
41□的發音。其中一個是吉首丹青苗語的 pa

11（有“一捆柴”的“捆”

的用法）﹔另一個是 pa
33（有“一束花”的“束”的用法）。這兩個量詞類似普通話的 “把”

的用法， 有可能是借詞。不過鄉話也有“把” 這個量詞 po
25 把，用於有柄的工具，跟普

通話類似。所以，pa
41□的來源目前還是不清楚。 

我們目前尚未考察另外一個少數民族語言，土家語的情況。土家族位於湘西古丈縣的西

北邊 (永順、保靖、龍山、槽植)，土家語屬於藏緬語系。根據陳康對其量詞的描述 (2006:67), 

有一個量詞 pu
55，相當於普通話中的“粒”、“個”、“塊”的用法，可以“用於呈圓形、團狀、

顆粒物體”。該量詞可以修飾以下名詞，例如米、梨、雞蛋、石頭和茄子。鄧佑玲 (2002: 128) 

對 pu
55 也有同樣的解釋。羅安源等 (2001 : 72, 207) 在對永順土家話的描寫中，也把 pu

24
 ~ 

pu
51 作為人、水果與地點名詞的通用量詞。鄉話與土家語這兩種語言的通用量詞的語義內容

十分類似，聲母相同，只有韻母聲調不同。 

張赪 (2012﹕121) 對這樣的量詞的來源解釋如下﹕“由植物部位名詞發展為規則形狀

量詞是分類詞語言中有共性的演變，西南亞語、泰語、孟高棉語、卡勐語（Kam-Muang）、

米南卡保語等語言中表示圓形物的量詞都是從表示果實、谷粒、種子這樣意思的名詞而來”。

鄉話也不例外， pa
41□的可能來源由一種表示種子或谷粒的外來借詞。然而, 鄉話的語言接

觸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4. 量詞 lau
13 條以及其来源 

第二個量詞 lau
13 條 的語義范圍涵蓋了普通話專用量詞裡的“條”、“根”和“枝”。也就是

說，無論是柔軟的，還是有硬度類似棍子之類長條形狀的物體都可以使用。因此，一些制造

物、衣服、動物、蔬菜等，只要具備以上所提到的語義特徵，就能使用 lau
13。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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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lau
13 條的例子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k
h
u

25
ku

55 苦瓜 苦瓜 

ɤŋ
13 

ku
33 黄瓜 黄瓜 

fi
25

 虺 蛇 

zuai
25

 蚓 蚯蚓 

kuai
55

 褲 褲子 

p
h
o

55
 帕 頭巾 

lin
13 

tsa
33 腸子 腸子 

lau
25

mau
55

 腦毛 頭髮 

tsa
25

yɛ55 紙烟 烟 

su
41

 索 繩子 

ɣau
13 

kɤŋ
33

 □杆 竹竿 

 

楊蔚 (1999: 172-3; 185) 對沅陵鄉話進行了細致的描述。雖然沅陵離古丈縣只有六、七

十公裡左右，但不是同一種方言。兩個方言的量詞系統不同。沅陵鄉話的通用量詞 laɔ
13，

相當於普通話的 “個”，使用的范圍很廣，可以用於人、動物、地點, 機器和工具名詞（楊

蔚 1999: 172-3; 185) 。如： 

（4） i
13

   laɔ13
  ŋ55

   一條人  

i
13 

 laɔ13
   mɛ55

tsa
53

  一條蚊子  

i
13

  laɔ13  
dʑiaɔ13

   一條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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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沅陵鄉話 laɔ13
 的用法跟古丈鄉話的 lau

13涵盖语义范围有部分重叠 ，但是沅陵的

用法更广泛。 

量詞 lau
13 的本字很可能是“條”。一般來說，古丈鄉話的 [l] 聲母來源自中古漢語的部

分定母字和澄母字(伍雲姬，沈瑞卿 2010: 15, 24) 例如：鄉話 “桃 lau
13” 對應普通話的 

[t
h
au

35
]；大 lu

33 對應普通話的 [ta
51

]，“糖 lɤ13
~ [t’aŋ35

]， “蟲 liau
13

~ [tʂ’oŋ35
] 等。 

 

5. 量詞 tiau
13

 条以及其来源 

鄉話的量詞 tiau
13

 条 與普通話的 t
h
iau

35
 條 同源，但是用法完全不同﹕tiau

13大量使用在大

型、沉重、長方形的制造物和建筑上，而不像普通話那樣修飾細長的物品。 例如：大木桶、

箱子、大背篓，大型家畜或野生動物，一長排的房屋或高樓。 

  

表七：tiau
13条的例子 

鄉話的名詞 普通話 

k
h
uai

33
dzɤŋ

13 睏床 床 

zoŋ
13

 □ 用於背炭、桐油籽等的大背簍 

fu
13

t
h
au

55 戽桶 脫谷粒時用的正方形的大木桶 

di
13

t
h
au

55
  提桶 有一個柄，用來舀豬食的小木桶 

tiau
33

ku
41

la
55 吊腳樓 吊腳樓 

ts
h
o

55 車 車 

k
h
uai

25
 u

55
 犬窩 狗窩 

pau
13

k
h
u

25 豹□ 豹虎 

kau
55

mo
25 公馬 公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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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量詞 tiau
13条的貶義用法 

當量詞 tiau
13

 条 指人時，一般表示貶義。如： 

 

( 5 )  i
13

  tiau
13

  ts
h
ɤ

55
ta    一条賊頭   (一個小偷) 

i
13

  tiau
13

   tsau
55

ti
   一条聾*□   (一個聾子) 

 

一般来說，用“i
13

 tiau
13

 sa
55

fu
55

 一条師傅”不如用 “i
13

 kәɯ
33 

sa
55

fu
55

 一個師傅” (一

個老師) 顯得禮貌，前者表示貶義。“ɳi
13

 oŋ
25

 tiau
13

 ！你那条！也是罵人的話。 

也就是說，鄉話的量詞 tiau
13

 条 与普通話的 t
h
iau

24
 條 雖然是同源詞，可是在分類的功

能有很大的區別。 

 

5.2 量詞 tiau
13条 的来源   

如果普通話 t
h
iau

24
 和 鄉話 lau

13 存在對應關系的話，那麼為什麼在古丈鄉話還多出一個

tiau
13 条 字？tiau

13 多半用在大而重的東西上。我們認為，這個量詞很可能是一個從西南官

話借來的，而且是比較新的量詞。湘西是雙方言區，在鄉話中這兩個量詞很可能同源：lau
13

 

條, tiau
13 条，二字韻母相同，且同屬陽平調類 (聲母對應關係, 見§4)。然而，tiau

13 条 和 lau
13

 

條 在古丈鄉話表現出語義上的分工，所以，到目前為止，tiau
13 条 沒能替代 lau

13
 條。同沅

陵鄉話的通用量詞 laɔ
13相比, 即使古丈鄉話 lau

13
 的使用范圍更有限制，其對細長物體分類

功能也還是比較明顯。lau
13 更像是普通話量詞 t

h
iau

24條 的用法。 

李啟群 (2002: 285) 認為吉首西南官話中的量詞“條” 最為普遍，而且“條”讀 dau
11

或者 diau
11（陽平）。此外，dau

11 的使用范圍很廣，可以修飾人，身體部位，動物，植物，

工具，服飾的名詞等。吉首市是湘西自治州的首府，而古丈縣離吉首市只有 45 公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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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斷吉首方言有可能是鄉話 tiau
13 的來源。然而，古丈縣的西南官話也有同樣現象。伍

和沈 （2010：6）也描述了古丈西南官話的聲調系統。陽平調值為 13。以此看來，tiau
13 來

源於古丈縣西南官話的 tiau
13 的可能性更大。不過為了確認這樣的假設， 還要考察 tiau

13 在

古丈西南官話的語義范疇及其用法，判斷是不是主要修飾大而重的物體。 

 

四  结论   

總而言之，我們在引言中談到量詞系統演變的最后一個階段，即從專用量詞到通用量詞的規

律。鄉話的量詞 pa
41□大量地使用在各類詞匯范疇，其原本 “小而圓”的性質特徵正被逐

漸淡化，處在正在向通用化方向演變的階段。但是整個量詞系統顯然沒有達到純粹量化以及

詞匯統一化 (lexical unification) 的程度。即便是使用最普遍的量詞 pa
41□，核心功能是用來

修飾小而圓的物品，或者至少有一個凸出的球形或圓形部分的物品，也還沒有完全失去語義

上的分類功能。在這個基礎上，pa
41□的用法延伸到不具有這些特徵的物品，如 pau

13
k

h
u

25

豹虎 (一种虎)  sa
55

ti 狮□ (狮子) 和 v13 □ (熊). 

鄉話的兩個同源量詞 tiau
13

 条 跟 lau
13

 條 出現了語言競爭的現象。除非它們語義上的

分工繼續，否則，更新層次的借詞 tiau
13

 条 在西南官話強力的影響下經過語義擴大化

（generalization）可能會逐漸取代屬於舊層次的 lau
13

 條。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這還只是個

推測。 

量詞的分類功能在鄉話中仍然很明顯。這和一些北方方言顯然不同，也印証了 Hashimoto

橋本萬太郎 (1976) 的說法。某些西北方言幾乎都只用量詞“個”, 例如：蘭州話 (黃伯榮

1996：150)， 東干話 （Dungan Chinese） (Hashimoto 1976), 以及中原官話關中話 (陳玉潔

2007: 6)。 

古丈鄉話和沅陵鄉話在量詞系統上有十分明顯的差異。為了更加確實地了解漢語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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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量詞的特徵及其歷史演變規律，我們還需要大量地、持續地進行對於中國方言的研究調

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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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  Diversity and diachronic change in the classifier system of Xianghua, 

Northwestern Hun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rigins and use of the three principal high frequency classifiers used in 

Xianghua, an unclassified Sinitic language spoken in Xiangxi, Northwestern Hunan. These are 

/pa
41

/, /lau
13

/ and /tiau
13

/. The aim is to try to determine the origin of the general classifier /pa
41

/ 

which corresponds to gè  « 个 » in Standard Mandarin. While it is shown that /lau
13

/ and /tiau
13

/ 

can be traced to the same source in 條, they represent different layers in the Xianghua language, 

/tiau
13

/ being a relatively recent borrowing from Southwestern Mandarin, the lingua franca of this 

region. The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lassifier systems carried out by Alain 

Peyraube (1998a, 1998b)，and in particular the hypothesis by Peyraube & Wiebusch (1993), 

similarly taken up in Peyraube & Lin (2010) and Lin & Peyraube (2012), which claims that the 

creation of classifier systems involves a cyclic process beginning with a general use, then 

proceeding to specific uses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increase in number of individuating 

classifiers, and then finally reverting back to general uses, resulting from simplification of the 

system. This is accompanied by an initial quantification function, reinforced by an added 

classifying function, which similarly goes full circle to return to that of qua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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